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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馒头半个税”引热议

“宏观税负达到 44%”的数据一出，公众一片哗
然。有网友声称，按照这个标准自己的生活简直是

“一个馒头半个税”。有中小餐饮企业抱怨，当地餐饮
业税费有50项，税费总额占营业收入的12.5%；有上班
族感慨，每月个税征收就要扣掉三四千，一年下来等
于两三个月工资都“打了水漂”。

给出 44%这个数据的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
达表示，所谓宏观税负，一般包括 4 项内容：公共财
政预算、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基金，以及国有经
营性资产收入。这 4 项加起来，2014 年上半年基本
占到了 GDP 的 44%。在他看来，“这个数字是相当高
的”。

更有相关调查机构随后做了测算，按照以2014年
各省区市的公共财政收入预算为分子，以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人口数为分母，得出上半年全国人均宏观税
负水平约为6338.76元 （考虑到人口相比六普时的增长
可能这一数据会有下降），地方人均宏观税负的前三
甲是北京、上海、天津 3 个直辖市，分别为 20347.8
元、19192.8元和17993.5元。

所谓44%税率不严谨

以上数字是否准确？需要回到宏观税负的计算标
准上来。44%这一结果是以 2014 年上半年财政收入

（11.86万亿元） 除以上半年GDP （初步核算数为26.9
万亿元） 计算而来的，但实际上，我国政府部门按月
发布税收初步统计数据时，并没有区分窄口径和宽口
径的宏观税负数据，以此作为宏观税负的统计依据未
免不够严谨。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分析称：“所谓宏观
税负，并不仅是统计税收，还要统计非税收入。一
般而言，普惠型公共产品如国防、外交、教育，采
用税收形式收取成本补偿费用，专项型公共产品如
社会保险会采用非税收入形式补偿成本以体现按人
头对应特征。半年 GDP都是初步汇总的数据，年度
最终数据要经过两次调整得出，而且 GDP的最终数
据与初步汇总数据有时相差近8%。此外，政府收入
的半年数据也是初步统计，而且我国是有收入预算
的国家，政府各类预算收入都是一年期。所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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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关于全国人均宏观税负水平的调查引发热议，调查
显示的中国宏观税负达44%，人均宏观税负6338元，北京甚至超过
2万元。专家指出，这种只根据上半年经济数据计算得出的宏观税
负并不准确，从年平均数来看我国宏观税负仍处在合理区间。

●“稳增长”依旧发挥“大角色”

基于新常态的认识，中国政府对经济
增长的可接受区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
再以 GDP 增长率论英雄。但是，中国仍然
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稳增长”仍是政府
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新常态下“稳增
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是被动或消极
的，而是在足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前提下，政府顺应潜在增长率的变
化而主动降低了增长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
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表示。

●控制排污关键在于分配机制

排污权和之前的碳排放权在性质上是

一样的，都是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来配
置，并可能更好地改善效率。中国现在已
经是一个碳排放大国，也是各种污染物的
排放大国，通过这种市场方式来配置交易
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碳排放，也有助于我
们有效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在基本制度的
安排上，交易主体的选择和初始排放权的
分配是一个非常需要下功夫的事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研究员吴庆表示。

●不能只靠税收优惠解决资金

不同投资领域的回报高低不同，对资
金的吸引力也不同。税收优惠对吸引长期
资金入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作用。但资金
的供求投向由市场机制分配，税收政策更
多地起引导作用，不能只靠税收优惠来解
决问题。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税收减
免的角度来看，既可以将优惠给予资金提
供者，也可以给予资金接受者。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
长赵锡军认为。

（王俊岭辑）

【全面摸底评估风险】

面对近年来我国地方债规模的不断
增长，相关政府部门进行了密集的调
研、摸底与评估。以国家审计署为例，
公开资料显示，该署除了例行的政府财
政审计外，早在 2011 年 6 月就完成了对
全国地方性政府债务的摸底；2013 年 6
月则公布了 《36 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
债务审计结果》；2013 年底更是公开了

《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今年以
来，该署已完成了对9省9市本级地方债
变化情况的跟踪审计。

8 月 27 日下午，财政部长楼继伟在
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时表示，财政部门已
经开展了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测算
评估，正在加快相关管理制度建设，指
导地方做好发行2014年4000亿元地方政
府债券的相关工作。

专家指出，相关部门对地方债问题
作了大量研究，对地方债的底细和风险
是心中有数的。“由于我国地方政府不是
独立的财政主体，因此在地方债的监测
与风险评估上，除了最权威的审计署
外，还有很多的参与方，例如央行、财
政部、银监会、各类研究机构以及地方
人大，可以说关于地方债的掌握还是相

对全面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副院长赵锡军对本报记者表示。

【把握总量控制规模】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审计署
抽审的 18 个地区政府性债务余额增长
3.79%，增速同比下降 7个百分点，债务
增速明显放缓，地方债总量正处于有效
控制之下。

中国地方政府偿还债务能力较有保
障。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刘小川直言：“我国地方债面临的经
济乃至制度环境与西方很不相同，从经
济上看，我国地方债主要用于投资而非
消费，偿还有保障；从制度上看，西方
国家政府可支配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
例大致在 10%左右，而我国则可以达到
五成以上，这无疑是政府性债务的强大
后盾。”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随着财税体制
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的财权、事权关系将进一步理顺，地方
债总量有望得到更好地控制，相关管理
体系会更加科学规范。

“与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仅担负社会
管理职能相比，我国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地方政府还承担着发展当地经济的重

任，现在中央正在逐步拿掉在逐步拿掉 GDPGDP 这根这根
‘‘政绩指挥棒政绩指挥棒’，’，未来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未来各地根据自身实际
制定发展规划制定发展规划、、上报资金缺口上报资金缺口，，再由中再由中
央统一发债、担保。对地方债而言，谁
来借、怎么借、谁来用、怎么用、谁来
还、怎么还，都将得到有效的制度约
束。”赵锡军说。

此外，有业内人士表示，政府性基
金收入增长迅速，国有资本红利上缴比
例提高以及经济基本面向好，税基有望
扩大等，均是控制地方债风险不容忽视
的因素。

【局部风险仍需警惕】

虽然地方债总体风险可控，但仍需
警惕局部风险。“我国地方债的局部风险
主要源自三方面，一是误差，统计口径
的不同会导致一些实际上属于地方债性
质的款项最终未被纳入；二是财政赤
字，在目前政府大力改善民生的背景
下，教育、医疗、社保等项目的花销构
成了刚性财政支出，因而增加了赤字压
力；三是政绩冲动，现在各地方政府都
有强烈的发展愿望，这就导致了部分地
方依然为GDP而盲目举债。”刘小川说。

如何应对地方债的局部风险？专家

认为，需要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找
对策。“宏观上，中央政府应对地方举债
行为严格约束，最终通过法律形式固定
举债制度。目前过渡的做法可以是允许
有特殊需求的地方举债，但中央要严格
控制。微观上，各地方政府应加快建立
起科学的债务管理体系，将项目评估、
举债规模、资金运用、风险基金等环节
逐一纳入到这个体系下，为防范和化解
地方债风险增添另一道制度屏障。”刘小
川表示。

有专家建议，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加快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社会认
可度高的信用评级机制亦有助于及时化
解地方债风险。

严控新债也是化解债务风险的办
法。楼继伟表示，中央将对地方政府性
债务实行限额控制，严格控制新增债
务，将地方政府性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
理，建立债务风险预警及应急处置机
制。对高成本融资的存量债务，允许地
方申请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降低利
息负担，优化期限结构。

债务增速已放缓 偿还能力有保障

中国地方债不会出现失控
中国地方债不会出现失控

本报记者 罗 兰 王俊岭

对于社会关注的地方债问题，中国政府正进一步完善治
理措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表示，政府正研究出台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建立地方债管理统一制度框
架，完善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制度，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
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上图：进入农历八月，安徽省芜
湖市三山区峨桥镇农村地区婚庆喜事
多了起来，鲜鱼需求激增，当地村民
下塘捕捞，满足供应。

程依宝摄 （人民图片）
左图：8月27日，在四川眉山市东

坡区尚义镇的稻田里，来自山东的收
割机手帮助农民抢收稻谷。

姚永亮摄 （新华社发）

8月28日，浙江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
理局宣布：从 8 月 29 日零时起，购买杭州主
城区140平方米以下住房不再需要提供住房情
况查询记录。这意味着，捆绑了杭州楼市4年
的限购时代结束。一家现房销售的楼盘正在
大幅度降价销售。 新华社记者 王定昶摄

杭州全面放开楼市限购

8月28日，为期4天的2014中国国际金融
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本届展会以“汇科技
慧金融 惠生活” 为主题，众多国内外金融
机构和科技企业展出了现代科技成果在金融
领域的应用。 陈晓根摄 （人民图片）

中国国际金融展在京开幕

统计数据偏差大 重复计算有水分

“宏观税负过高”一说站不住脚
本报记者 宦 佳

算半年期宏观税负与现实统计方法和预算制度有矛
盾；另外，政府各类收入年度内月度间很不均衡。
而且政府投入上下半年非均衡性较高，政府性基金
收入更为突出。因此，计算结果就会是一个分母低
估、分子高估的数据。”

此外，从政府收入的“成分”构成上来说，简
单相加相关数据进行计算也不够合理。财政部财科
所所长贾康指出，财政收入不能简单由公共财政收
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
会保险基金四大类相加，需要剔除里面重复计算的
部分，否则就会算出来的宏观税负也会随之“虚
高”。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中国的宏观税负
不超过35% （世界平均水平约为40%），属于发展中
国家平均水平，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不存在宏观
税负过高问题。”贾康表示。

税负痛苦指数应降低

既然宏观税负按照严谨的计算方法来看并不
算高，那么民众的“税收痛苦”感觉又从何而
来？

“问题出在了我国的税收体制上，我们国家现在
是流转税为主，而流转税按照具体的分析，比较大
的可能性是最后归于由消费者承担，所以居民在我
国现有税负结构里承担了税收归宿的大头，间接税
比重过高导致民众‘税收痛苦’高。”贾康分析称，
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矛
盾问题凸显，要回应公众诉求，降低实际的“税收
痛苦”程度，可以在总体税制结构中应适当地、逐
步地提升直接税的调节作用，以及提高直接税收入
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

居高不下的“税负痛苦指数”已经成为中小企
业盈利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负担，一些企业在高税负
下长期亏本经营，业内专家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
财税体制改革已经从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清理乱收
费、降低融资成本等多方面着力为企业减负，未来
仍应从财政体制上进一步推动结构性的减税措施，

“除了进一步调整税负结构，例如加快营改增改
革、调整财产税和资源税比重，政府更需要加强对
社保、医疗等领域的投入和转移支付，以进一步完
善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
究院院长高培勇说。

金秋时节

喜 丰 收


